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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方法系统研究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

的表征、理论与活化路径。研究认为，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具有文化传承与

身份认同、情感共鸣与共同体凝聚、全民参与与多元融合、价值引领与精神塑造、塑造品牌与文

化自信等表征，从“符号赋权”“角色表演”和“情感激发”等方面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提

出根植传统节庆，营造仪式时空；激发主体参与，形成全民盛宴；融入本土文化，丰富仪式内容；

创新媒介传播，放大认同影响；健全支持保障，培育长效机制等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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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singing and dancing rituals in rural sports events enhances 

cultural value identific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uch rituals are manifested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ommunity cohesion,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and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mbolic empowerment, role performance, and emotional arousal, and also 

based on this,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vitalization pathways including rooting practices in traditional festivals to 

construct ritual time–space; mobilizing diverse actors’ participation to create a nationwide festivity; integrating local 

culture to enrich ritual content; innovating media communication to amplify the impact of identification; and also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safeguards to cultivate long-term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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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民体育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体育强

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1]。通过充分利用“中国农民

丰收节”“全民健身日”等节庆日期，开展形式多样的

农民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已成为乡村体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以贵州黔东南“村 BA”“村超”为

代表的乡村体育赛事走红网络，吸引数以万计现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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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和数以亿计的网络点击关注[2]，引起全国争相模仿。

2023 年，农业农村部、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组织开

展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即村 BA 全国赛)[3]，“村 BA”

升级为全国性赛事。乡村体育赛事火爆出圈，不仅因

比赛的激烈与纯粹，还因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营

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和仪式[2,4]。比赛开幕及间隙，

地方特色的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木鼓舞等传统歌

舞轮番登场，身着盛装的各族村民齐跳民俗舞蹈，为

赛事注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仪式感[2]。在仪式表演中，

将赛事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使观众置身于乡村节庆中。

歌舞仪式将赛事转化为跨村寨、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

化盛宴，以浓厚民族文化底蕴提升赛事体验，增强赛

事仪式感，促进民众身份认同，吸引国内外观众前往，

已经成为乡村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歌舞仪式是以歌唱与舞蹈为主要媒介，通过象征

性、程式化的身体行为完成群体认同与意义再生产的

集体性文化实践[5]。歌舞仪式承载着一定范围内人类所

拥有的共同特质，记录一定区域内人类自身的共同经

验和情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了民族记忆

的内核[6]。在乡村体育赛事赛场中，民族歌舞欢庆仪式，

以文化资本嵌入赛事场域，塑造参与者符合社会规范

的自我形象[7]。“村超”“村 BA”等赛场，村民穿戴民

族服饰、载歌载舞，通过舞台化的文化展演来呈现群

体身份，促使参与者产生超越个体的情感共鸣与团结

意识[8]，激发集体情感，培育共同体意识，强化自我认

同，增强集体文化价值认同。为此，本研究采用文献

资料、调查访谈等方法，以贵州台江县“村 BA”和榕

江县“村超”为案例，解析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

强文化价值认同的表征、理论及活化路径，以期为活

化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乡村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促

进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1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

同的表征 
歌舞仪式在乡村体育赛事这一特定社会文化场域

中，以集体性的歌唱与舞蹈表演，实现群体信仰表达、

文化符号互动与情感共鸣，形成社区认同与社会凝聚

力。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不仅是审美性的身体表演，

更是一种社会象征系统和情感整合机制[9]，以仪式化的

身体实践为形式，以文化符号的共享与互动为路径，

以情感共鸣的生成与传播为结果，增进区域范围内的

文化价值认同。 

1.1  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 

歌舞仪式丰富乡村体育赛事的文化意蕴，展示和

传承地区文化，增强参与群体的文化认同感。贵州“村

BA”“村超”举办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通过体育

赛事获得展示和宣介的舞台。在 2023 年“村超”78

天赛程中，共上演了 126 场民族文化表演；在“村 BA”，

侗族大歌、苗族飞歌、苗族舞蹈轮番登场，引燃现场

气氛，引起参与者共鸣[2]。原生态歌舞作为赛事仪式，

嵌入赛事并成为赛事组成部分，使民族传统文化在当

代情境中得以“活化”，增强本地观众亲切感和自豪感，

提升游客现场体验。一位广东游客感觉“这里民族文

化底蕴浓厚，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比赛间的歌舞仪

式展演，实现地方传统文化与赛事活动融合，赋予赛

事文化内涵，激发地方群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

将竞技比赛上升为民族文化盛宴。当地群众深刻体会

到“这不仅是我们的比赛，更是我们的文化”，从而自

觉地以传承者和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其中，实现文化传

承和文化价值认同。 

1.2  情感共鸣与共同体凝聚 

歌舞仪式营造的情感场域和仪式氛围，成为凝聚

社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涂尔干认为仪式通过共同的

象征和节奏，激发群体的集体情感，促使成员获得共

同经历的情绪，在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产生精神

共鸣和群体团结[10]。在“村 BA”“村超”等歌舞仪式

中，熟悉的鼓乐响起、苗歌侗舞登台，观众自发参与

并呼应，融入赛事情境。同步的节奏与情感使现场处

于高度一体化的“集体沸腾”状态，个体情绪融入群

体情感之中，分享共同的兴奋和欢乐，形成“懂不懂

球不重要，能共享快乐最重要”的赛事氛围。歌舞仪

式为原本松散的“个体”为形成“共同体”提供了情

感链接的渠道，使其沉浸在赛事欢快的氛围中，强化

参与群众对“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感知。集体欢腾

所带来的群体归属感和团结意识增强了赛事认同感，

使村民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作为赛事的重要组成，

在情感上与赛事交融，使赛事成为凝聚社区共同体、

丰富社区生活、增强情感链接的重要纽带。 

1.3  全民参与与多元融合 

歌舞仪式扩大了赛事的参与范围，提升社会影响

力，使赛事成为跨族群、跨地域、跨年龄的大联欢。

一方面，民族歌舞作为各族群共同的表达形式，具有

超越语言和地域障碍的亲和力[11]。乡村体育赛事中的

歌舞仪式以身体实践为纽带，构建跨越地域、超越方

言的文化认同场域，实现符号共享、身体互动、情感

共鸣，弥合地域分隔、语言差异及记忆断层所造成的

身份裂痕。如“村 BA”“村超”的赛场上，当地群众

身着苗族、侗族等不同民族的服装，齐聚一堂，共唱

共舞，以歌舞作为共同的符号语言，将不同村寨、不

同族群的群众凝聚到同一赛场文化空间中，实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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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多民族大团结的

欢庆场景。共同参与仪式性的欢庆活动，弱化了个体

隔阂，扩大了共同体的认同范围，实现黔东南地区乃

至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另一方面，歌舞仪式增强赛

事跨年龄段的吸引力，推动全民参与。在乡村体育赛

事现场，既有蓬头稚子跟随节奏手舞足蹈，也有耄耋

老人身着民族服饰到看台击鼓助威，让赛事变成全民

共享的节日，增强乡村社会的强大向心力。 

1.4  精神塑造与价值引领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引领乡村社会风尚转向文

明乡村建设，塑造共同的精神认同。精神塑造方面，

“村 BA”“村超”的实践表明，各村寨围绕“村 BA”

“村超”歌舞仪式大联欢表演展开角逐，村落群众踊

跃参与，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的内容融入其中，实

现歌舞仪式文化娱乐与价值教化的有机融合，成为精

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平台。在“村 BA”“村超”举办期

间，当地群众迎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朋友，鼓励群众

文明观赛、志愿服务、赛后有序离场等，将传统赛场

行为提升为具有仪式感的文明规范[2]。如“多建球场少

赌场，多办球赛少酒席，多看名角少口角”，形成了以

文明乡村建设为引领的社会共识。在价值引领方面，

歌舞表演烘托的欢乐氛围，不仅提供感官娱乐，更是

承载了规范引导和价值塑造的功能。文明乡村价值的

倡导在此情境中易于被群众接受，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培养出亲善邻里、守望相助、诚信淳朴的新风尚。新

风尚又反过来强化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基础，提升村民

为家乡举办文明且富有意义的乡村体育赛事的自豪

感，自觉将遵守新规范视为维护集体荣誉的重要部分，

进一步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 

1.5  塑造品牌与文化自信 

歌舞仪式赋予乡村体育赛事本土特色，增强赛事

文化品牌识别度，提升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村 BA”

“村超”火爆出圈，使偏远乡村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

焦点，获得了卡卡、欧文等国际足坛名将的赞许[2]。“村

BA”“村超”的关注度全面提升，不再被视作落后的

“村落把式”，被赋予“民俗嘉年华”的正面形象。从

村民的角度来看，外界的积极评价强化对自身文化价

值的认同。“村超”发起人杨亚江感慨“大家喜欢我们

的，就是一个纯粹、快乐的足球，加上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12]。乡村体育赛事将来自他者的认同，转化

为村民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使其更加珍视自己的歌

舞传统，为能将家乡文化展示给全国乃至世界而感到

自豪。赛事获得认同，也增强了对文化价值的认可，

巩固文化自信，深化群体认同。歌舞仪式塑造赛事品

牌形象，既为乡村社区提供了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契

机，又增强了文化主体意识与自信心，提升了群众的

信心与认同感，促进乡村文化的持续振兴和体育活动

的长远发展。 

 

2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

同的理论诠释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不仅是文化表演，更是社

会意义的再生产场域。“村 BA”“村超”等赛事中，将

传统歌舞融入赛事全过程，增加赛事的庆典和娱乐氛

围，同时蕴含社会逻辑和文化机制的转变。歌舞仪式

既是赛事现场氛围的渲染方式，也是深层的社会实践，

其在符号、互动和情感层面上共同作用，推动了文化

价值认同的生成与巩固。 

2.1  符号赋权：文化场域的重构与意义认同的生成 

“村 BA”开幕式，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

传统歌舞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身穿民族服饰，手挽手

绕场踏歌起舞。对外地观众而言，是一场别具一格的

文体盛宴；对当地人而言，则是文化自我确认的仪式

性时刻。一位参赛者坦言：“我们唱自己的歌、跳自己

的舞，这个球赛才算是我们的‘村 BA’。”这反映了布

迪厄“场域”与“符号资本”的理论逻辑，即村民通

过本土文化符号的注入，使体育赛事获得了超越竞技

的社会意义。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

都有自己的规则和资本结构，而人们的行为实践根植

于其长期形成的“惯习”[13]。在现代体育这一外来场

域中，村民最初处于象征性边缘，体育规则、话语体

系、评价标准均由现代城市体育文化主导。当“村 BA”

“村超”以歌舞仪式的方式将侗族、苗族、瑶族等象

征体系“搬进”赛场，本土化的文化表达改变了原有

场域的权力关系。原本由竞技规则主导的赛场被重新

编码，成为承载乡村文化意义的社会空间。球场边的

芦笙与歌声，不再是单一的助兴道具，更是文化“宣权”

的象征，符号的重新配置实现了文化场域的再生产。 

文化场域再生产的过程实际是一种“符号赋权”

的实践。侗族大歌、苗族鼓乐等符号原本属于宗族祭

祀、节庆礼仪的范畴。当在体育赛事中被重新演绎时，

传统符号的能量被激活并被赋予现代意义。村民通过

身体、服饰、语言和节奏的表演，把传统文化从“被

观看的遗产”转变为“自我主导的文化资源”。在布迪

厄的理论框架下，传统文化到文化资源的转换正体现

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转换，即歌舞成为赛事的

标识符号时，本地文化便在新的社会场域中获得了象

征权力，村民也由“客体”转为“主体”。同时符号赋

权的过程也带来了认同意义的重构，村民在熟悉的旋

律与舞步中体验到文化的归属感，对赛事的参与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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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娱乐，而是一种“意义认同”的实践。当地一位

老人说：“过去看比赛，总觉得不是自己的，现在有了

自己的歌舞，球场才像是我们的地盘。”从“他者赛事”

到“共筑仪式”的转变，印证了布迪厄所强调的“场

域中的实践感”的生成，在熟悉的文化逻辑中感受到

“信念”[14]，即相信赛事与自己密切相关，并主动地

投入与维护赛事。 

符号赋权过程中实现社会整合。在“村 BA”“村

超”等现场，苗、侗、水、瑶等多民族的象征符号共

同出现，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场域。不同族群的歌舞

在同一赛场上交替登场，彼此不再是竞争关系，而是

共建共同体的“文化互证”。跨族群的符号共享，弥合

族际边界，使多元文化在赛事空间中找到统一的表达

形式。布迪厄曾指出，符号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其内容，

更取决于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与关系[15]。“村 BA”“村超”

歌舞仪式，重塑符号关系结构，实现文化意义的重新

分配和认同秩序的深度再建。从宏观层面看，符号赋

权的实践，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更是一种文化

行动。将乡村社会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表达

者，使村民在国家文化体系中获得可见性。体育场馆

作为竞技空间，成为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当布迪厄

强调“象征权力”的核心在于“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的

能力”时[16]，“村 BA”“村超”等乡村体育赛事的仪式

化过程，通过符号赋权实现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

的合法性重申，增强赛事的文化吸引力，为乡村社会

的认同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意义支撑。 

2.2  角色表演：仪式化互动与身份的表演性建构 

符号赋权揭示了文化意义的结构性基础，戈夫曼

的拟剧理论则为解释文化实践在微观互动层面的呈现

提供了理论工具[17]。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是一个

典型的“前台社会”。“村 BA”“村超”赛场，无论是

球员、歌舞表演者、观众、媒体记者等，每个人都在“舞

台”上扮演特定角色，通过身体、语言和表情演绎着

社会期待中的自我形象。在“村 BA”开幕期间，苗族

球员头戴羽毛、身披绣衣登场，其出场方式带有强烈

的戏剧性。如在赛前的祭鼓仪式中，村中长者手执木

鼓，祈求平安顺利；观众则以山歌对唱的方式为球队

加油。赛前系列歌舞仪式活动构建了戈夫曼意义上的

“社会表演”场景。每个行为者都清楚自己在被注视，

规范化的仪式动作与情感表达，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

展示给他人[18]。对球员而言，仪式化的表演不仅是竞技

实力的展示，更是文化身份的宣示；对观众而言，参

与表演则意味着在共同的舞台上确认“我们”的存在。 

戈夫曼指出，社会互动之所以具有戏剧性，是因

为个体在面对他人时会不断管理“印象”，力求让他人

接受其所传达的形象[18]。“村超”赛场，村民呐喊助威

过程中往往使用方言喊口号、即兴对唱山歌、展示本

地礼仪，看似村民自发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编排

的“前台行为”。村民以夸张、欢腾的姿态表演热情好

客，以集体舞蹈的方式展示团结友爱。在观众、镜头

的注视下，当地群众“理想化的我们”被持续演绎并

强化。当外来游客称赞“村民真热情”“这里的氛围太

纯粹”时，外部反馈又反过来巩固了表演者的角色认

同，使村民确信所扮演的“村民角色”是值得骄傲的。 

角色表演作为一种集体自我呈现的社会行动。村

民通过仪式化的互动，将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身份的

共同表达。戈夫曼认为，社会秩序正是在这种互动的

表演性中被维系的[17]。“村 BA”“村超”歌舞仪式恰恰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秩序生产，在“共同演出”的

过程中，村民不断协商和确认“谁是我们”。歌舞仪式

表演互动的双重效应，对内强化社区的团结，对外塑

造了地方的文化形象。村民在表演中既向外界传递文

化价值，又在集体互动中内化身份认同，完成“被观

看—自确认—再表演”的循环。在歌舞表演的过程中，

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被不断打破。观众并非被动地观看

者，而是随时进入表演的参与者。“村超”现场常常出

现观众席上突然自发合唱、随音乐起舞的情景，形成

了“观众与演员的角色流动”[19]，也是戈夫曼认为社

会表演最具活力之处。乡村体育赛事中，村民与观众

之间的角色频繁转换，使得赛事现场成为一种“共演

空间”，全体参与者在互动中共同建构了“乡村社会的

理想剧场”。村民借由表演不断生产社会意义，社会意

义积累最终积淀为文化认同的基础。 

拟剧化的仪式表演同时具有教育与引导功能。戈

夫曼认为社会仪式既是自我展示的舞台，也是社会规

范的再生产场域[17]。“村 BA”歌舞环节中常穿插文明

观赛、尊重对手等主题内容，以情境化表演传达价值

观，让观众在愉悦的情绪中接受潜移默化的社会规范。

村民在重复表演“好客、文明、团结”等形象，逐渐

内化为社区的日常行为准则。由此可见，歌舞仪式并

非一时的狂欢，而是一种持久的社会教育过程。乡村

体育赛事的拟剧化表演展示个体的社会角色，又强化

集体的文化身份，即身份在表演中建构、认同在互动

中生成[20]。村民在歌舞与比赛的表演循环中找到自我

存在的意义，通过重复的仪式实践，将“我们是谁”

这一命题不断地以身体与情感的方式重新回答。体育场

馆成为社会剧场，歌舞仪式成为乡村共同体的“镜像空

间”，在无数次表演中凝固为稳定而自信的文化认同。 

2.3  情感激发：集体欢腾与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当鼓点震响、歌声齐唱、舞蹈跳起的那一刻，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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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进入“集体欢腾”[21]，现场球员、观众(游客)、记者

等围绕球场高唱侗歌、挥舞旗帜，身体在同一节奏中

摆动，情绪在共振中达到顶点，“人浪此起彼伏、心潮

一体共鸣”，使个体暂时超越日常身份，融入一个更大

的整体，实现共同体意识的诞生。涂尔干在研究宗教

仪式时指出仪式的核心功能不在于祭祀神灵，而在于

通过共同的情感体验来“创造社会”[22]。当人们在赛

事现场共同的节奏中分享情绪时，实际上是在体验“集

体存在”的力量。“村超”比赛现场呈现出的社会情感

生成机制，无论胜负，观众在高潮时刻都会齐声高唱

本地民歌，个体情绪被卷入群体情感的洪流中。超越

个体的激情体验，正是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沸腾”，

具有消解社会分层与身份差异，成为推动共同体生成

的关键力量。 

赛场的集体欢腾不是一时的情感爆发，更是认同

的情感化机制。赛事结束后，认同情绪不会消散，而

是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被反复唤起与再生产。如当

地村民会在茶余饭后回忆“哪年哪场万人合唱的场

景”；媒体也不断强化共同记忆。正如涂尔干所言，仪

式的力量在于将短暂的情感体验转化为持久的社会纽

带[22]。歌舞仪式激发的集体欢腾，实现情感再生产，

逐渐沉淀为社区的象征性资产，成为乡村社会团结与

认同的精神基石。在情感激发的过程中，歌舞仪式扮

演了“能量放大器”的角色。苗族鼓乐、侗族合唱的

节奏感极强，引发身体共振。现代传播媒介的介入进

一步放大情绪的传导力。网络直播、短视频平台让更

多异地观众“在线共振”，在评论区、弹幕等表达情绪

认同，形成一种“虚拟集体欢腾”。线上线下交织的情

感空间，使乡村体育赛事超越了地域限制，扩展为全

国性的共同体象征。同时，外部认同反过来强化本地

认同，村民在看到外地网友为“村超”欢呼时，会更

加自豪地说：“我们家乡的歌舞，全世界都看到了。” 

情感共鸣具有社会调节功能。乡村社会中原本存

在的矛盾与分歧，在集体欢腾的场景中暂时被消解。

不同村寨、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同一舞步中互动，形成

“情感上的平等状态”。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场景的短

暂社会融合是共同体稳定的基础[22]。“村 BA”“村超”

歌舞仪式通过唤起共享情绪，创造出“暂时的平等空

间”，让人们在集体热情中重新确认社会纽带。赛后，

集体共同体的情感记忆继续发挥作用，转化为现实生

活中的互助与合作意愿，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情感支撑。

集体欢腾还具有“神圣化日常”的功能。涂尔干认为

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情感的集中激发，把日常生活中

的普通经验转化为神圣经验[10]。台盘村篮球场地被打

造成“村 BA”圣地，“神圣化”场地正是日常生活化

情感的超越，球场成为村民精神寄托的象征空间，赛

前的祭鼓、赛中的合唱、赛后的共舞，都让体育活动

获得了超越日常的庄重感。“村超”更是被村民称之为

“神圣的周末”，把每一次赛事视为“节日的再临”。

情感体验的升华，使体育仪式在精神层面取代了传统

宗教的部分功能，成为新的社会凝聚机制。从社会学

的视角来看，情感激发不仅强化了个体对赛事的依恋，

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的稳定。集体欢腾所带来的

团结意识，为乡村社会构建了共享的价值坐标。村民

通过反复参与仪式，将集体欢腾的情感秩序内化为日

常行为逻辑，实现从情绪共鸣到价值认同的转化。歌

舞仪式在乡村体育赛事中的情感循环系统，从感官激

发到情绪共鸣，再到共同体意识的升华，完成了认同

的情感化建构。 

 

3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

同的活化路径 
“村 BA”“村超”表明恰当的实践策略对于发挥

歌舞仪式的文化价值认同功能至关重要。为更广泛的

乡村体育赛事中复制和推广歌舞仪式的成功经验，应

总结经典案例中的成功做法，提炼出可行的活化路径，

以实现乡村体育赛事的文化价值认同功能。 

3.1  根植传统节庆，营造仪式时空 

将体育赛事融入当地传统节庆，创造具有仪式感

的固定赛事时点，是提升仪式认同度的首要路径。如

“村 BA”依托苗族“吃新节”，每年节日期间举办篮

球赛，成为村民“逢节必不可少”的仪式环节。一方

面，乡村体育赛事应优先选择在重要民俗节庆期间举

办，以借助节日的庄重感和群众基础，增强赛事的吸

引力和参与度。在赛事时间安排上，结合农闲或传统

节日，营造一年一度、全民期待的仪式时空。如将乡

村体育赛事决赛安排在“丰收节”“火把节”等传统节

日期间举行，增强赛事的庆典氛围，并促进体育运动

与传统节日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推动赛事成为节

庆的一部分，增强当地群众对赛事的认同。将参与赛

事视作文化传承的仪式，是对集体文化传统的一种延

续。“节庆+赛事”能吸引更多民众，以扩大认同覆盖

面。同时创设仪式化程序来营造时空感，如固定每年

农闲后的第一个周末为“村运动会开幕日”，在开幕式

引入祭祀土地、祈福风调雨顺等仪式环节，将赛事定

位为传统节庆且赋予其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 

3.2  激发主体参与，形成全民盛宴 

歌舞仪式发挥凝聚认同作用，需要最大限度地调

动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使赛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

民联欢”。首先，鼓励村民自发组织和主导赛事。从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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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赛程、布置场地，到编排节目、担任裁判，均尽可

能由当地人主导。“村 BA”之所以被称赞“纯粹”，就

在于其“赛事发起、节目表演、奖励奖品等均是村民

自发组织、自行实施，从球员到裁判都是当地村民，

大小事都由村民说了算”。其次，拓宽参与渠道，鼓励

包括运动员、工作人员、文化表演者、普通观众的互

动参与。如设立“群众文艺展示”环节，让每个村寨

推选自己的歌舞队在赛前或中场表演，以竞赛的方式

促进各族群众参与；组织“全民啦啦队”评比，邀请

各年龄段、各行业的人组成特色啦啦队，如农民锣鼓

队、巾帼腰鼓队、学生街舞队等进行助威表演，通过

竞赛激励更多人加入表演行列；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

家乡写啦啦歌”有奖征集，吸引青年群体创造新的助

威歌谣并在现场带领观众传唱。最后，倡导多元主体

广泛参与。参与群体不再局限于少数“球迷”，而是扩

展至整个社区乃至邻近社区，形成集体认同。广泛参

与确保仪式表演扎根民间，保持草根活力与亲切感。

接地气的歌舞仪式氛围，增强了社区对赛事的情感投

入与文化认同。“村超”发起人杨亚江认为：“村超最

初的目标就是快乐，如今出圈，但当地仍有共识，不

能让赛事本身商业化，纯粹的快乐更重要。”[12]  

3.3  融入本土文化，丰富仪式内容 

提升赛事认同，确保歌舞仪式内容高度体现本土

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如“村超”，选取鼓藏节祭鼓仪式

的舞蹈和侗族大歌等当地民族文化，具有典型的地方

传统歌舞代表性。庄严的传统仪式节目增强赛事的神

圣感，赋予赛事神圣象征。鼓励各族群文化平等展示，

营造“文化大联欢”。黔东南素有“百节之乡”之称，

“村 BA”“村超”精心设计赛程，安排不同民族歌舞

分场次表演或同场次穿插，展现多元一体的和谐。“村

超”98 场赛事中穿插 126 场民族表演，侗、苗、水、

瑶等族群节目轮番登场。观众在一次赛事中就能领略

“百里不同风”的精彩，对自己所在的多民族共同体

产生自豪感和认同感。将乡村日常生活文化也纳入仪

式范畴，增加观众认同的生活底色。在中场安排农民

生产劳动竞赛，如插秧比赛、挑担比赛等趣味竞技、

地方戏曲小品等贴近生活的节目，让务农者、村妇、

长者都有机会在舞台中央展示才艺和生活智慧。已有

研究指出，村社集体仪式具有神圣性与娱乐性并重的

特征，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可以有效增进人们对地方

的情感依附[23]。因此，多层次、多样化的本土文化内

容越丰富，越能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需要，深化认同。

注重赋予仪式内容以积极的价值导向。如在歌舞节目

编排中融入爱国爱乡元素，或在开赛前加入全场齐唱

国歌、村歌的环节，以强化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的联结。 

3.4  创新媒介传播，放大认同影响 

在数字时代，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歌舞仪式，将

乡村赛事认同由内部延伸到更广阔空间，反哺本地认

同。一方面，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手段，将赛事

内容和歌舞仪式传播出去，争取更大范围受众的情感

共鸣。如“村超”“村 BA”的走红离不开自媒体的推

波助澜，大量现场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广泛传

播，使远方网友如临其境。客观上形成一种“虚拟在

场”，在弹幕、评论中一起为苗族飞歌喝彩、为村队拼

搏激动，构筑起超越地理界限的情感联结。形成全国

性乃至全球性的关注与认同，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本地

群众的荣誉感和认同感。当本地人看到“连城里人、

外国人都觉得我们的活动好”，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和

赛事的意义会有更坚定的信心。持续加强赛事的融媒

体传播，做好现场直播，制作系列短视频，如“村 BA

一分钟”“民歌教你看球”等，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

式推广赛事的歌舞亮点和文化内涵。同时与主流媒体

合作拍摄专题纪录片、举办线上话题讨论，让更多人

了解乡村体育赛事背后的文化故事和人文意义。另一

方面，引导媒体传播内容突出正面价值，引发良性认

同。赛事宣传上，应避免过度关注搞笑、猎奇，忽略

深厚的文化根脉和社会价值。总之，巧借媒体之力，

将乡村歌舞仪式的认同效应从线下扩散到线上、从本

地扩散到异地，实现认同的“破圈”与升华。 

3.5  健全支持保障，培育长效机制 

歌舞仪式促进赛事认同的作用得以长期持续，离

不开制度化的支持和保障。一是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

积极挖掘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的独特文化价值，将

其纳入乡村文化振兴和全民健身战略中给予扶持。在

政策上支持各地举办“村字号”赛事活动，提供经费

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政府扶持、民间主体”

的原则，避免行政化主导而削弱民间活力。“村 BA”

“村超”的经验显示，政府幕后做好服务保障，让赛

事保持草根本色，是村赛成功的关键之一。加强赛事

场地改造，提供音响灯光设备等支持，尊重村民自治

的组织形式和文化习惯，不搞生硬的统一规范，保障

仪式真实性和认同度。二是建立民间文化队伍和赛事

志愿者队伍的培养机制。依托乡镇文化站、非遗传承

人工作坊等，长期培训一批本土歌舞骨干和赛事主持

人才，既服务本村赛事，也可在区域内巡回交流，形

成“乡村文化教练”网络。在赛事举办过程中，组织

本地高校志愿者、返乡青年参与筹备和宣传，增进年

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和家乡事物的认同。三是构建赛事

IP 的运营和权益保障机制，让当地群众在赛事收益中

得到实惠，从而更深入地认同和支持赛事。如为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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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和品牌，鼓励村集体开办“村 BA”文创店、

歌舞演出公司等，将赛事热度转化为集体经济收入。

实践证明“村 BA”带动下台盘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

村民人均收入显著提升。当村民切身感受到赛事带来

的经济文化红利时，认同将更为稳固持久。同时注意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外部资本不当挤占赛事品牌，

使品牌收益主要用于本地发展和文化传承。 

 

4  结语 
在乡村赛事场地，激昂的体育竞技与古老的歌舞

仪式碰撞交融，绽放出夺目的火花，凸现乡村社会蕴

藏的巨大文化创造力和凝聚力，也启示当现代生活方

式与传统文化基因相融合时，乡村振兴就有了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

认同的过程离不开基层群众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坚

持，离不开科学理论的解析和指导。未来乡村文化的

振兴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类似“村 BA”“村超”

的传奇上演。嘹亮的歌声、欢腾的舞步和奋飞的身影，

将持续传递出乡村中国蓬勃的生命力与凝聚力，铸就

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魂、认同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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